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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困境及其超越
———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

何 子 纯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410000)

摘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跨学科实践性课程,也是一种身心合一的实践与经验互动。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实施的逻辑支点是身心一体、心智统一和嵌入环境的身体,当教育者一味地忽视和限制学生的身体

参与、体验与发展时,就会造成学生身不由己、知行割裂、身心分离、身体物化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离

身之困”,从而导致课程实施效果事倍功半。具身认知理论强调心智、身体和环境三者的交互作用,能够为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指引。为破除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离身之困”,基于具身

认知的视角,从学生的身体出发,提出创设基于“身体在场”的实施环境、构建基于“知行合一”的实施内容、确

立基于“身心合一”的实施方式、形成指向“身心解放”的实施评价等一系列优化路径,以期实现身体在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中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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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指
出:“综合实践活动是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

展需要出发,从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转化为

活动主题,通过探究、服务、制作、体验等方式,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跨学科实践性课程。”[1]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综合化

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也是一种独立于学科课

程之外并具有独特教育功能的课程形态。教

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

将劳动和信息科技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

立出来[2],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更加侧重跨学

科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然而,受西方“身
心二元论”思想的长期影响,传统教育追求永

恒的理性和精神,教育活动强调心智训练和理

性认知 而 忽 略 身 体 需 要,学 习 活 动 是“离 身

的”,教育成为“身心分离”的理性认知活动,教
育的发生与“脖颈以下”的身体无关,学生的身

体仅被视为学习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通向真理

的“麻烦”,或是把认知带入课堂的“载体”,或

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边缘因素而“被动”在场。

这种离身认知思想否定了学习过程中学生身

体的“主动”在场,忽视了身、心与环境交互所

发挥的教育功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

也受到了“身心二元论”思想的负面影响,总体

表现出浅表化的课程实施样态。本研究基于

具身认知的视角,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

具身性进行阐释说明,针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离身之困”,探析以学生身

体为逻辑支点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具身实

践路径。

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具身性

身体是开展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学生的

学习离不开身体。这里的身体包括个体的肉

身存在,也包括蕴含在肉身之中的心理过程和

个性心理特征。教育的过程需要学生具身参

与。具身性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具身化课

程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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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具身性

自柏拉图以来,人类教育对身体的遮蔽和

规训便开始了。教育的主流价值取向是“扬心

抑身”,对身体的约束和律戒成为教育的前提。

这种前提要求学生的身体和坐姿要适应相同

尺寸的专属桌椅,身体的主观感受要屈从于高

效率学习,以实现工业化大批量生产人才的目

的,从而导致课堂教学逐渐将身体排斥在外。

然而,“教育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其本质也不

是单纯的心理感受,而是一种身体状态,是一

种体知活动,具有明确的‘亲身性’。在教育实

践活动发生的场域,身体是中心和教育活动之

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以身体‘在场’实现

教与学的目的”[3]。

具身认知的大量研究表明,健全的人的教

育从身体开始,师生在环境中通过恰当的身体

交流方式进行交往和互动,形成主体性的感

知、理解、表达与交流,将身体的各种可能性转

化为现实性并赋予更多可能性,促进自我的生

命成长:其一,从教育目标来看,教育是为了通

过对身体的育化,让生命获得最大限度的价值

和意义释放;其二,从教育主体来看,身体保证

了教育主体的存在,身体也是师生参与教育活

动的生理基础;其三,从教育过程来看,身体是

师生、生生之间进行交互的媒介,各主体间的

身体交流有助于形成和谐、融洽、开放的课堂

氛围以及构建对话型师生关系;其四,从教育

方式来看,合作、实验、讨论、观察、练习等都需

要“身心合一”“心智统一”,这是师生生命体的

具身存在和精神世界的具身表达,学生的生命

成长通过身体实践来实现;其五,从教育结果

来看,学生的身体是未完成的、未成熟的、主体

性的身体,学校教育将学生身体的各种潜能激

发出来并通过身体显现和享用。

具身是人对于身体的独特体验,教育具有

具身性。身体是一种完整的、有尊严的生命存

在,个体与教育活动之间的生命联系是从身体

开始的,学生的身体是有待完善的身体,是有

着内生发展需要的身体。教育生活中的首要

使命就是塑造学生的身体,赋予学生多重机会

与空间展示并发展自我的身体[4]。身体是人生

命存在的基础,任何教育都依托于身体,任何

教育成效最终都体现在身体状态上。忽视教

师和学生的身体,不仅是对他们生命本真状态

的漠视,更是对其生命本质的一种扭曲。
(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具身性体现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一门教育与生产

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必修课程,同样具有

具身性:其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

对身体的需要超出了“认知载体”的隐喻,学生

以“体认”的方式将自身的心智理性与身体机

能的发展共融于对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实践改

造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具身性体现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具身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侧重

学生的身体建设和情感发展。一方面,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以自由支配的教学时间和广阔的

教学空间为保障,以活动为主要开展形式,强
调解放学生的身体、大脑和心灵,在“做中学、

学中做”,学生经常性且持续性地参与手脑结

合的实践活动能够充分促进其“手、脑、心”等
身体官能的锻炼和发育。另一方面,具身的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能够激发学生的情感体

验。“研究性学习突出让学生亲自参与科学探

究的活动,体验科学活动的艰辛与愉悦;社区

服务与社会实践是让学生进入社会去接触和

感知各种人和事,获得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体

验。”[5]学生在这些丰富多样的活动中亲历感

悟、实践体验、行动反思,可能会经历茫然、生
气、沮丧、喜悦、满足等一系列情感变化,深刻

地感受到书本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且
随着其实践意识、活动情感和价值观的发展,

学生能够更好地领悟到实践的真谛和身体的

教育意蕴。

其次,具身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侧重

多重知识和技能的习得。身体是活动与认识

的来源,“基于身体的具体体验为理解和掌握

抽象的人类间接经验提供了基础性保障”[6]。

学生通过具身方式亲历各种实践活动促进了

认知器官大脑的发育,大脑中的神经元细胞需

要不断处理信息,借助“看、听、闻、触”等直观

感知建立与事物的联系,从而获得丰富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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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学生通过梳理、总结活动过程中所接触

过的人和物、表现出的行为以及在场的感觉等

连接身体与认知对象,经过大脑反馈生成结构

化反思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知识,从而强化并升

华原有的认知结构,对他人、社会、自然以及自

我形成一种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最后,具身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侧重

学生综合素质的培育。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心

智、身体与环境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学习

是一种‘嵌入’身体和环境的活动。嵌入身体

意味着学习的实践性,意味着个体直接经验的

重要作用;同时,嵌入环境意味着知识产生于

情境,任何知识都是具体的、依赖于情境的,身
体力行的实践经验是学习能否成功的关键。”[7]

具身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反对“坐而论

道”,关注知识的整体性、重视学习的实践性、

强调活动的生成性、注重学生的自主性,强调

学生个体以完整生命体的形式与他人、环境互

动,在真实情境中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系统知识

具身体验,在知行合一中丰富认知与情感,从
而实现自我成长,促进自身的个体性发展和社

会性发展。一言以蔽之,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核

心能力只能经由与环境的不断交织从而在个

体内部生成,以实现身体与大脑、认知与精神、

主体与环境的协调统一,而不能仅仅在传统的

课堂教学中习得。

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离身之困

刘玲等通过对B市958所中小学的调研

发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课程实施水平参差不齐[8]。

受“学科中心主义”和“身心二元论”思想的持

续影响,部分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实施

过程中常出现明显的“离身化”现象,这种“离
身之困”主要表现为课程实施的环境封闭化、

内容知识化、方式两极化、评价片面化,并最终

走向浅表化的课程实施样态。
(一)指向课程实施环境封闭化的身不由己

实践性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根本特性,

综合实践活动是不局限于学校的社会性活动,

它将学校和社会之间的隐形围墙推翻,是连接

二者的桥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设使得

书本知识的习得与生活经验的感悟统整为同

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学生成为身处学校心系

社会的活生生的人”[9]。作为“具体个人”在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出场”,学生的心智和身体

理应形成共生体同时“在场”。但是在日常教

育实践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常出现形式

化偏差。有些教师出于对学生安全问题的考

量,仅在校内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导致活动的

设计和组织不够完善;有些教师对课程理念和

性质的理解不够透彻,加之“学科中心主义”思
想的影响,以教室或活动室替代了多重教学场

域,与外部环境相脱节。学生参与活动的时间

和场地被固定,其身体和心灵被困于学校一

隅,从而呈现出不自由的样态,如同圈养的动

物,进而导致学生身体主体地位的丧失,被排

除在同样作为课程实施环境的自然生态环境、

社会现实环境和数字技术空间之外。封闭的

环境和静止的身体阻碍了学生对知识经验的

“共情”,不利于其掌握吸收知识经验并学以致

用,也有悖于学生身体发展的规律以及对更大

环境空间的需求。在这种指向封闭化的课程

实施环境下开展的活动是排斥身体的,学生的

身体无法充分掌控活动进程,因而亦无法全情

投入,亲身体验和感悟。
(二)指向课程实施内容知识化的知行割裂

梅洛-庞蒂指出:“身体是这种奇特的物体,

它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

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

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

意义。”[10]身体是人接触世界、认识世界的原

点,人的一切活动都嵌入躯体和动态复杂的环

境中,由此获得丰富的身体经验,学生参加综

合实践活动时,其感觉器官获得的独特体验就

是一种身体经验。“实践”和“活动”均强调调

动人的身体,尤其是以“手、脚、脑”及其延伸

物———各种辅助工具为中介,学生在教育世界

中需要借助身体开展实践活动,与物、与他人、

与自然打交道,而不是在抽象的概念和推理中

发生学习。但是,在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时代,

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等的盲目崇拜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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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本该亲身理解知识的过程被取代。学校教

育呈现离身性,以学科课程及其教学活动为中

心,过于强调书本知识的习得。教学活动游离

于师生的真实生活世界之外,过于追求理智的

发展而忽略了学生知情意行的综合发展。“所
学”难以“致用”,从而导致学生“知行割裂”。

在此背景下,一些持传统教育理念的学

校,其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便成为可有可无的存

在:或沦为学科课程的简单补充和延伸,课程

目标被分解为各门学科的目标,学科实践活动

取代了综合实践活动,最终沦陷在分化细密的

学科课程大潮之中;或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混

同为一门学科并将课程实施内容知识化,只注

重间接经验的传递与积累,教师采取学科教学

的方式在教室里“教”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生

在课堂上记“活动笔记”,通过在试卷上回答

“综合类题目”来完成由教师包办的“活动”,导
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仍然困于以“教”和“分
数”为标志的学科教学思维方式的怪圈;或“新
瓶装旧酒”,仅从学科知识体系出发进行活动

设计,而不是面向学生完整的生活世界,学生

无法自由地在活动中探究价值关涉和物我关

系。长此以往,学生的问题意识永远没有孕育

的空间。实际上,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综合应用

和验证文本性知识的同时也会习得学科课程

之外的生活性知识,而这种生活性知识的习得

需要教师统筹设计活动内容。因此,指向知识

化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割裂了实施内容与真

实生活的联系,“学科化”思维固化严重。
(三)指向课程实施方式两极化的身心分离

受传统教育观念、教师专业素养欠缺等因

素影响,部分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出现了

“灌输式”教学和“自由活动”两极分化的实施

方式。首先,有学者通过课堂观察发现,很多

小学仍然按照分科课程思路开展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11]。教师借助口头语言、文字或音视频

让学生在头脑中构造问题情境,在教室“静坐”
“静听”以代替在活动过程中的“身心合一”,学
生的身体仅被当作把心智带入课堂的“容器”

而处于被贬抑的境地,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

这种教学方式逐渐导致教与学的“离身化”、学

生的主体性失落和“心在身不在”现象。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强调从学生的生活世界和身心

发展需要出发,通过观察、探究、合作等多样化

的活动方式来解决实际问题,而指向学科教学

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方式未能跨越传统

的“以教为中心”的围栏,只会导致学生的心灵

被掏空,身体再次被教育世界边缘化。

其次,以研究性学习为外衣的假自主探

究。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
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获取并应用知识的学

习方式[12]。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研究性学习为学生自主探究开拓了一

个全新的空间,要求学生“博学、审问、慎思、明
辨、笃行”,通过“做”的主动探究过程来培养创

新精神、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然而,仍
有一些学校存在“假自主、假合作、假探究”,活
动方式缺少统筹兼顾,教师放任学生自由探索

以避免被批评为“填鸭式”教学等现象,致使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展浅尝辄止,教师未能正

确引导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进行持续、深
入探究,学生“身在心不在”,只是机械地完成

教师安排的活动任务或者走马观花式地参与

有形无实的活动,无法通过用眼辨识、用手触

碰、用耳倾听、用脑思考、用心体会而获得多样

化的身体经验。
(四)指向课程实施评价片面化的身体物化

课程评价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

重要环节,对于优化课程实施效果,培育学生

的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

多校综合实践活动的学生评价存在评价目的

错位现象,主要表现为评价中的结果导向[13]。

课程实施评价只关注活动结果而忽视活动过

程和活动体验,势必造成学生身体物化。

首先,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生成的身体经验

被物化为“活动作品和成果”。部分学校的教

师侧重综合实践活动的终结性评价而忽视过

程性评价以及评价的“发展导向”,只关注外在

化的实际活动作品和成果,并以此作为评价指

标判定学生的收获与成长,对其背后蕴含的活

动情感、思想、创意、体悟等统统视而不见,没
有充分发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践”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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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态化”育人的功能,也忽略了学生在开放

性、探究性环境中进行具身学习而实现的整体

性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其次,学
生身体被物化为实现功利化目标的“工具”。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具有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
育学生关键能力的教育功能,但是随着数字技

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强调人的“工具性

价值”而忽略人的“本体性价值”,以身体的“有
用性”取代身体的“需要性”,人的身体被物化

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工具”。这种主流价

值观反映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就表现为以

追求学生身体的“外在化功能”为最终目标,弱
化身体对意志、情感、价值观等起“锻造”作用

的“内在化功能”,其实质就是以身体的“工具

性”价值切割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综合性

育人”价值,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也随之被异化

为各种技能的训练活动,这违背了“教育为人

的发展服务”的初衷。

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具身实践路径

“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

开身体经验……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

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

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特别是与感觉运动

系统密切相关的。”[14]身体对世界的知觉通过

身体“塑造”而来,任何学习过程都要澄明并体

现身体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和价值。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强调“心智—身体—

环境”相互耦合、共同作用的实践育人活动。

该课程要求将学生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相

结合,学习世界和生活世界相融通,以实现“实
践育人”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理念要求学校

和教师在真实活动情境中以学生的身体为逻

辑支点,以全部感官去体验、认知、感悟、表达,

引导学生的身心整体性参与其中。注重具身

性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路径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一)创设“身体在场”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实施环境

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是建构世界的意

义坐标。“身体纵向直立,前后脚赋予了我们

朝某个方向移动的可能性,关节赋予了我们特

定程度的自由,各种感觉器官赋予了我们体验

和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15]

学习发生在身体作用于环境的实践活动

中,传统封闭的教学环境限制了学生身体活动

的空间,不 利 于 学 生 知 情 意 行 的 整 体 联 动。
“具身化课程给学生创造合适的环境,创造学

习的情境与空间,让学生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

经历、感知,在交互的经验共同体中相互影响

与发展。”[16]综合实践活动是学生身体活动、认
知活动和情感活动的统一,是实现全人教育的

重要途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具身化课程的

一种,“身体在场”是课程实施环境的本质要

求。“身体在场”中的身体不仅包括生物学意

义上的身体,还包括社会性、主体性、精神性、
尊严性的身体,学生的核心能力和关键品质的

生成基于身体的直观感悟和能动体验,而身体

技能和官能又随着活动中情感体验、精神意志

和行为观念的变化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发展。
对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环境封闭化

的学校而言,创设“身体在场”的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实施环境,必须打破学校封闭场域的时空

限制,把受困于书本和教室的学生身体转向大

自然和社会,针对性地利用学校所在区域的环

境资源,为学生提供真实具体的实践场地,将
学生的学习过程直接转化为“在场”探究过程。
例如,围绕“发现动植物”的活动主题可开展研

学旅行等校外实践活动,使学生获得有关大自

然的知识性教育和体验性教育,让学生接触到

真实的、自由的、动态开放的物理和文化环境,
引导学生全身心地在真实、生活化的教育“现
场”与他人和环境互动,加强学习活动与生活

经验、社会实践的联系。由于活动任务的驱

动,学生无法再“坐享其成”,而是成为“手脑结

合”的参与者,学生在“身体在场”的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中借助身体感受周围的一切,依靠积

极主动的观察、精细入微的感知与随机应变的

操作来获得教育素养。此外,人类已进入由数

字技术打造的生存空间,综合实践活动既要密

切联系自然和社会,也要利用数字技术为学生

创设沉浸式虚拟学习空间,使课程实施环境从

地面延伸至云端[17]。虚拟空间和实体环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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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校内环境与校外环境相沟通,身心在场

的学习就能在流动中动态生成。因此,只有重

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环境中的身体形象,
赋予身体应有的地位和自由,才能真正做到把

环境“还给”学生,破除身体的限制,使学生成

为“自由的人”。
(二)构建“知行合一”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实施内容

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属性,人人都在综合

且复杂的社会中生存与发展。这一属性决定

了学生需要由多类型知识建构的知识体系来

认识和改造真实世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要

求学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课程实施

内容应该体现人与人、人与文本、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的联结,即“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
以生命实践成就知识学问和以知识学问提升

生命实践的辩证统一过程,前者是用身体形塑

知识的认知性体知过程,后者则是将知识身体

化的实践性体知过程[18]。“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也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活的灵

魂”,它决定了课程实施内容要根植于生活并

融入生活,以学生获得多重性身体经验为基本

原则,引导学生挖掘蕴藏在现实世界中具有教

育意义的课程资源并转化为活动主题,融会贯

通各学科知识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在

经历不同形式的活动体验和不同程度的身心

交融的基础上完善“实践—认识—反思—再实

践—再认识”的意象图式,在渗透知识的实践

中提升综合素养。
要注意的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强调回归

学生的生活世界,重视身体的作用和价值,也
同样重视间接经验的积累和运用。因为脱离

了“经验”的“知识”只是单纯的“信息”,脱离了

“知识”的“经验”也只是单纯的“体验”[19]。学

生的间接经验主要通过学科课程习得,学科课

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的关系。一方面,学科课程和学生已有的生活

经验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展提供扎实且

富有深度的知识基础和认知背景。综合实践

活动要解决的一般是综合性问题,学生需要在

活动中迁移、综合、重组已有知识以达到高效

解决问题的目的。这些知识是在解决现实问

题的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的接触而累积下来

的经验常识,是自然和社会“多人在场”多重作

用的结果,也是在学校中通过系统性学习而获

得,是生生与师生“多人在场”的产物[9]。这些

知识的深度运用避免了综合实践活动囿于为

活动而活动的浅表化实践。另一方面,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将分属不同学科领域的内容以新

的方式进行有机整合,促进了支离破碎的文本

性知识之间的关联,各学科知识也在活动过程

中得到了延伸与提升。此外,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不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学习方式。各学

科课程应借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容设置的

实践性、整合性、生活化特征,以学科实践促进

学科育人。总之,既要防止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实施内容的“去知识化”倾向,又要把内容“还
给”学生,肯定身体的经验,将学生培养成“实
践的人”。

(三)确立“身心合一”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实施方式

身体通过实践、体验、亲临教育发生的现

场,参与知识形成的瞬间,实现由身到心的教

育发展路径[20]。学生主动参与综合实践活动

的过程就是展现生命、展示自我、促进身心发

展的过程,在活动中生发的与自身密切相关并

能引起心灵共鸣的切身体会,要依靠其社会化

的五官感受和心灵体验来获取,最终把握事物

的意义。因此,教师要把活动自主权交给学

生,保证学生身体主体性的“复归”,引导学生

根据活动的性质、目的和内容有选择地开展观

察、实验、调查等多样化的活动。同时,在活动

过程中要给予学生充分且自由的情感表达和

身体展示的机会与权利,让每位学生意识到作

为完整生命体存在而受到的尊重。
活动全程既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要

重视教师指导对于课程实施的意义与价值。
一方面,教师要真正理解作为“一种学习方式”
的研究性学习的内涵,防止综合实践活动“走
形式”“搞过场”。作为一种学习方式,研究性

学习强调全体学生经由教师的指导,在特定的

实践基地和活动场所中“动手”“动脚”“动脑”,
强调生生之间的合作与帮助,鼓励学生在“做
中学、用中学、创中学”,在“身心合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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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能力。随着活

动的推进与深入,逐渐发展学生的感官认知,
培养其情感意志、行为习惯,促进其身体的成

长发育。另一方面,教师要注重身体语言的表

达。活动全程师生、生生之间要以平等的姿态

进行交往,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教师要及时

察觉和调节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

绪,通过口头语言指示并提供援助的同时,也
要通过“竖大拇指”“鼓掌”“点头”等动作传递

积极正向的身体语言,向学生表示肯定和鼓

励,引导学生在身体性实践活动中增强自我认

知,激发其积极乐观的情绪感受,强化其参与

活动的内生动力。总之,教师应该把自身的有

效指导和学生的亲身实践相结合,从学生身体

出发进行教育,把方法“还给”学生,尊重身体

的选择,将学生塑造成“主体的人”。
(四)形成“身心解放”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实施评价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评价以促进学生

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鼓励学生进行自评,强
调对学生的活动表现和活动成果进行综合评

价,以考察课程实施情况和学生发展状况。由

此可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评价以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的持续提升为目的,并且贯穿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的全过程。然而在实际开展评

价时,部分教师对学生的参与欲、参与度、活动

表现等关注甚少,重视学生身体的“外在化功

能”而忽视了学生的活动体验对其产生的持续

性影响,最终导致学生身体和身体经验的物

化。具身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评价需要

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要加强“体验式反思”型的学生自评,

“引 导 学 生 从 程 式 化 演 示 转 化 为 内 涵 性 思

辨”[21]。学生如何正确客观地评价自己取决于

自身的“体验式反思”,“体验式反思”源于活动

过程中学生在丰富多样的具身体验中获得的

认识、感悟等,这就要求学生身心一体投入综

合实践活动,积极调动认知和非认知因素,在
活动中丰富身体经验、提高身体机能,与同伴

合作合力解决难题。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采

用“自我参照”标准对自己的活动表现进行反

思性评价,不断审思和反观自我进而完善自

我,使身体与心智、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获得

更深入的发展,从而实现个性解放。
二是教师要正确看待过程性评价和终结

性评价,最大限度发挥两种评价的教学效益。
一方面,学生身体介入社会服务、设计制作、职
业体验等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兴奋度、紧张感,
以及师生、生生之间的身体语言等都属于过程

性评价的范畴,教师应着眼于活动进行时学生

的动态发展情况,关注学生获得的即时性身心

体验,了解学生身体机能的发展状况以及认

知、情感、价值观等目标的达成度,使学生及时

获得关于学习过程的指导和反馈,并引导学生

基于活动体验进行自我评定。另一方面,终结

性评价的评价对象不但包括学生的劳动作品

和成果,还包括学生的活动经验总结、思想感

悟、价值体认等,这一评价促使学生在头脑中

对活动过程进行全方位复盘总结与深度思考,
在反思性总结中通过身体充盈心灵。总之,脱
离学生的身心探讨课程实施评价,相当于抽空

了底座来思考问题,不能促进学生“身心解放”
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评价是不完整的评

价,把评价“还给”学生,关注其身心的感受,才
能将学生培育为“整全的人”。

我国一些学者已尝试用新方式开发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例如,李金梅在十余年教研实

践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项目式

学习作为活动方式之一,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

科素养和综合能力[22];潘洪建等人在扬州市的

一些小学开展螺旋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我们

的节日———端午节”,使小学低、中、高年级学

生在知情意行方面获得了整体发展[23],这些都

是有益的尝试。一言以蔽之,让心智回归身

体、身体融于环境,让身体在活动中获得应有

的地位和权利,综合实践活动才是有生命的实

践育人活动,教育才能展现应有的人文关怀与

生命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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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lemmaandTranscendenceofComprehensivePracticalActivitiesCurriculumImplementa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EmbodiedCognition

HEZichun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00,China)

Abstract:Theinterdisciplinarypractice-basedcourse,knownasComprehensivePracticalActivities
(CPA)course,representsaholisticintegrationofmindandbodythroughpracticalexperiences.The
logicalfoundationofimplementingtheCPAcourseliesintheunityofmindandbody,theintegration
ofmentalfaculties,andtheembodimentoftheenvironment.Neglectingandrestrictingstudents'phys-
icalparticipationandexperientialdevelopmentcanresultinchallengesknownasthe“disembodiment
dilemma”intheimplementationoftheCPAcourse,leadingtodiminishedeffectiveness.Embodied
cognitiontheoryemphasizestheinteractionamongthemind,body,andenvironment,providingtheo-
reticalsupportandguidance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CPAcourse.Toovercomethesechallen-
ges,andfromanembodiedcognitionperspective,itisproposedtoestablishanimplementationenvi-
ronmentbasedon“physicalpresence,”constructimplementationcontentbasedon“unityofknowl-
edgeandpractice,”establishanimplementationapproachbasedon“integrationofmindandbody,”
andformanimplementationevaluationthataimsfor“physicalandmentalliberation.”Theseoptimi-
zationpathwayspresentanembodiedmanifestationoftheimplementationoftheCPAcourse,withthe
aimofreintegratingthebodyintocomprehensivepracticalactivities.
Keywords:comprehensivepracticeactivities;embodiedcognition;curriculumimplementation;imple-
mentationdilemma;embodiedpractic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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